《初期大乘》第10章第6節(p.0741-p.0752)

第十章  般若波羅蜜法門

第六節  般若法義略論

第三項  法性‧陀羅尼‧佛
(p.741-752) 
一、法性
「法」（dharma），是代表佛的自證，也是佛弟子所趣向修證的，所以是「歸依處」。
《般若經》說：佛所以默然而想不說法
；佛所依止與恭敬供養的
，都是法，也就是般若。

（一）、「法」的說明 ― 以法相、法性、法如等來形容
形容法的，是「法相（dharmatā）」（唐譯「法性」）、「法性（dharmadhātu）」（唐譯「法界」）、法「如（tathatā）」相等，這都是《阿含經》以來所說的。
 
1、「下品般若」分別的說「法相」、「如」、「法界」、「實際」，傾向於所證理法的說明
「下品般若」，分別的說「法相」、「如」、「法界」、「實際（bhūtakoṭi）」，是佛與弟子所依、所住、所證的，「非佛作亦非餘人作」
的常法。然在說明上，傾向於所住、所證的理法，漸漸的名詞化。

2、「中品般若」將「下品般若」所散說的「如、法性、實際」等組集在一起
（1）、「如、法性、實際」三名為最初的合集
「中品般若」以來，「如、法性、實際」
，被組集為一類。「唐譯三分本」，組集十名為一組：「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平等性、離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實際」
；「唐譯二分本」（及「初分本」），更增「虛空界、不思議界」，共十二名。
同一內容而有這麼多名字，當然隨著名字而各有不同的意義。
（2）、「如、法性、實際」三名為最初合集之例證
「中品般若」（〈前分〉）勸學般若波羅蜜，「大品本」
列舉了「諸法如、法性、實際」──三名，與「放光本」、「光讚本」一致。
將「下品般若」所散說的，集在一起，實為《般若經》最初的集合。即使是「唐譯初分本」，保留這一組集形式的，也不在少數。
如〈法施品〉中，「不應以二相觀」，說到「法」、「如」、「實際」；

〈方便品〉說「知一切法略廣相」，說到「如」、「法性」、「實際」，「不合不散」；

〈三慧品〉說：「諸法如、法性、實際，皆入般若波羅蜜中」；

〈四攝品〉說：「如、法性、實際不可轉故」，
這都是「中品」、「上品」各譯本所一致的。
〈等學品〉說：「一切法、如、法性、實際常住故」，不但「放光本」，「唐譯初分本」也是一致的
；

◎但「唐譯二分本」與「三分本」，卻改成十二異名了。

（3）、小結
這可以證明，「大品本」等首列「如、法性、實際」，是初期組合的原形，以後就更廣的組集起來。依「大品本」，「法相（Dharmatā）」（唐譯「法性」）、「法住（Dharmasthitā）」、「法位（Dhammaniyāmatā）」（唐譯「法定」）、「不思議性（Acintyatā）」（界），集合為一類的，也已到處可見。
但集成十名或十二名，實為「中品般若」集成以後的再組合。

（二）、「法」的自證 ― 以「法性」等為證量，非言說與思惟所能理解
「如」、「法性」等，是「空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生」、「勝義」、「涅槃」的異名，表顯佛的自證內容，但在說明上，有所證理法的傾向（涅槃是果法，空與觀行有關
）。《般若經》著眼於佛及弟子的自證，所以某些問題，言說與思惟所不容易理解的，就以佛及阿羅漢的自證來解答。
○以「法性」等為證量，在「唐譯本」中（以二分本」為例），充分的表達出來，如說
：

1.「以法住性為定量故」。

2.「諸法法性而為定量」。

3.「皆以真如為定量故」。

4.「但以實際為量故」。

○「唐譯五分本」也說：「以真法性為定量故」
。
◎量（pramāṇa）是準確的知識；定量是正確的、決定無疑的準量，值得信任的。《般若經》所說，非一般所能信解，那是因為聖者自證所表示的，不是一般世俗知識所能夠理解！但依聖者自證真如、法性而說，是決定可信的！

二、陀羅尼

「下品般若」適應世俗的明咒（vidyā）信仰，以明咒來比喻般若。
稱讚持誦般若能得現身與後世的功德，引導善男子、善女人來修學般若。
與明咒有類似意義的陀羅尼
（dhāraṇī），出現於「中品般若」。「中品般若」說到「五百陀羅尼門」
，可以想見當時的佛教界，陀羅尼法門是相當盛行的。陀羅尼是「攝持」的意思，古人每譯為「總持」。

（一）、陀羅尼法門的特色 ― 聞已受持不忘、能得辯才無礙
陀羅尼法門的特色，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7（大正8，343c）說：

「聞佛說法，不疑不悔，聞已受持，終不忘失。何以故？得陀羅尼故。須菩提言：世尊！得何等陀羅尼？……佛告須菩提：菩薩得聞持等陀羅尼故，
佛說諸經，不忘不失，不疑不悔」。

得陀羅尼，能聞已受持不忘，也能得辯才無礙，如說
：

1.「從諸佛聞法，捨身受身，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終不忘失，是菩薩常得諸陀羅尼」。

2.「是菩薩聞持誦利，心觀了達，了達故得陀羅尼；得陀羅尼故，能起無礙智；起無礙智故，所生處乃至薩婆若，終不忘失」。

3.「學是陀羅尼，諸菩薩得一切樂說辯才」。

4.「陀羅尼門，……得強識念，得慚愧，得堅固心，得經旨趣，得智慧，得樂說無礙」。

印度人不重書寫，卻重於背誦，一向養成堅強的記憶力。大乘佛經流行，數量越來越多，部帙也越來越大，誦持不失的憶念力，也就越來越重要了。
◎依《般若經》說，陀羅尼不只是誦持文字，也要「心觀了達」，「得經旨趣」。義理通達了，記憶力會更堅固持久。誦習多了，也會貫通義理，所以能辯說無礙。
（二）、陀羅尼的根本 ― 四十二字門（是古代字母的一種）
在陀羅尼中，最根本的是四十二字門，成為大乘的重要法門。
1、四十二字是拼音的字母（也叫「文」），文→名→句
誦持一切佛法，都依文字語言而施設，所以四十二字義，有了根本的、重要的地位，如○《大智度論》卷48（大正25，408b）說：

「諸陀羅尼法，皆從分別字語生，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。因字有語，因語有名，因名有義。菩薩若聞字，因字乃至能了其義」。

四十二字，「初阿（a）後荼（ḍha），中有四十」
。「字」是字母（也叫「文」），印度的文字──名句文，是依音聲而施設的。從發音的字母而有語言，所以說「因字有語」。字母與字母的綴合，成為名，名就有了意義。名與名相結合，就成為句了。依《大智度論》，四十二字是拼音的字母。
2、字義→句味→句義
○《四分律》卷11（大正22，639a）說：

「字義者，二人共誦，不前不後，阿羅波遮那」。

「阿（a）羅（ra）波（pa）遮（ca）那（na）」，正是四十二字的前五字。律制比丘與沒有受戒的人，是不許同時發聲誦經的，因而說到同誦的，有「句義非句義，句味非句味，字義非字義」
。
◎這就是句、名（味）、文（字）──三類，可見這確是古代字母的一種。
（三）、四十二字門的起緣：源於南印度，而被引用於「中品般若」
現在的印度，沒有四十二字母的拼音文字，然可以決定的，這是古代南印度的一類方言。

○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若聞荼（ḍa）字，即知諸法無熱相。南天竺荼闍他，秦言不熱」。  「若聞他（ṭha）字，即知諸法無住處。南天竺他那（ṭhāna），秦言處」；「若聞拏（ṇa）字，即知一切法及眾生，不來不去，不坐不臥，不立不起，眾生空法空故。南天竺拏，秦言不」
。對字義的解說，引用南天竺音來解說，可見《般若經》的四十二字門，所有的解說，是與南印度方言有關的。

○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，遍友（Viśvāmitra）童子唱四十二字母，以「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為首，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」
。稱四十二字為般若波羅蜜門，顯然受到了「中品般若」字門陀羅尼的影響。咒術出名的達羅毘荼（Dramiḍapaṭṭana），晉譯為「咒藥」），有一位彌伽（Megha）醫師，說「輪字莊嚴光經」，「成就所言不虛法門，分別了知……一切語言」
，是一位精通文字、算數，醫、卜、星、相的大士。〈入法界品〉是南方集出的，說到了四十二字，與文字語言法門。
○《四分律》為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律，法藏部出於分別說部（Vibhajyavādin）。法藏部的早期教區，在今孟買（Bombay）以北的Sopārā，及北面的Koṅkaṇ地方。法藏部的教區在（西）南方，也傳說這一字母。

◎所以四十二字母，起於南方，而被引用於「中品般若」，是極可能的。

（四）、四十二字門是一切字的根本，《般若經》用為通達實相的方便
○四十二字（母），是一切字的根本。字母是依人類的發音而成立的。最初是喉音──「阿」，再經顎、頰、舌、齒、唇，
而有種種語音。可說一切語音，一切字母，是依「阿」為根源的，是從「阿」而分流出來的。喉音的「阿」，還沒有什麼意義；什麼意義也不是，所以被看作否定的──「無」、「不」。
○般若法門，認為一切但是假名施設，而假名是不能離開文字的。一切文字的本源──「阿」，象徵著什麼也不是，超越文字的絕對──「無生」、「無二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空」。
一切文字名句，都不離「阿」，也就不離「無」、「不」。所以般若引用四十二字母，不但可以通曉一切文字，而重要在從一切文字，而通達超越名言的自證。如「荼」是熱的意義，聽到了「荼」，就了悟是「不熱」的。這樣，什麼都趣向於「空」，不離於「如」。所以經上說：「善學四十二字已，能善說字法；善說字法已，善說無字法」
。
○《般若經》的字門陀羅尼，「若聞、若受、若誦、若讀、若持、若為他說，如是知當得二十功德」
。二十功德中，「得強識念」，「樂說無礙」，更能善巧的分別了知一切法門。字門的功德，沒有說到消災障等神咒的效用。
◎雖然由於四十二字是一切文字根本，為後來一切明咒所依據，但《般若經》義，還只是用為通達實相的方便。

三、佛

佛，在經典的形式中，是法會的法主。在大乘經的內容中，佛是菩薩修行的究極理想。
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，都有不同的佛陀觀，《般若經》所顯示的佛，是怎樣的？
（一）、「下品般若」的佛陀觀
1、佛佛道同
「下品般若」說到他方佛土，特別提到阿閦佛（Akṣobhya）土的寶相（Ratnaketu）、香象（Gandha-hastin）菩薩
，大眾見到了阿閦佛土與眾會的清淨。
現在有十方佛，是《般若經》所確認的。「下品般若」說：「以佛神力，得見千佛」
；「中品般若」作十方「各千佛現」
。雖多少不同，而都表示了「佛佛道同」。
2、依生身而成佛
在《般若經》中，佛是印度釋迦佛那樣的，是人間父母所生身，經出家修行而成佛的。如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（大正8，542b-c）說：

「如來因是身，得薩婆若智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身，薩婆若所依止故，我滅度後，舍利得供養」。

佛滅度以後，造塔供養佛的舍利，是部派佛教的事實。舍利是父母所生的遺體；這一身體，曾經是薩婆若──一切智所依止，依身體而得薩婆若，成佛，所以遺體也受到人們的恭敬供養。這表示了，佛是依父母所生身而成就的；究竟成佛的，就是這樣的人身。
（二）、「中品般若」的佛陀觀
1、從現觀第一義說
念佛法門，「中品般若」說：「無憶故，是為念佛」
；「無所念，是為念佛」
，那是從現觀第一義說。

2、約世俗假名說
如約世俗假名說，以五陰為佛；以三十二相、金色身、丈光、八十隨形好──色身為佛；以戒品、定品、慧品、解脫品、解脫知見品──五分法身為佛；以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十八不共法、大慈大悲──功德法身為佛；以因緣法（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）為佛
。
（1）、世間所稱為佛的，與上座部系並無不同
依名字施設，世間所稱為佛的，與上座部系（Sthavira），現實人間的佛，並沒有不同。
○經中說到成佛前，「處胎成就，家成就，所生成就，姓成就，眷屬成就，出生成就，出家成就，莊嚴佛樹成就」
，也與釋尊的從處胎到成佛一致。

○在〈道行品〉中，「漢譯本」是「月十五日說戒時」
，是（佛為）僧伽（上首）的佛教。「秦譯本」稱讚阿羅漢功德，「唯除阿難」
，表示為釋尊住世的時代。參與問答的，須菩提（Subhūti）等阿羅漢外，是釋提桓因（Śakra-devā-nām-indra）、諸天與彌勒（Maitreya），都是四阿含中的聖者。
（2）、雖難以思議，終不離常身
○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217b、217c-218a）說：

「爾時，世尊自敷師子座，結跏趺坐，直身繫念在前，入三昧王三昧，一切三昧悉入其中。是時，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」。

「爾時，世尊在師子座上坐，於三千大千國土中，其德特尊，光明色像，威德巍巍，遍至十方如恆河沙等諸佛國土。譬如須彌山王，光色殊特，眾山無能及者。爾時，世尊以常身示此三千大千國土一切眾生」。

「中品般若」的佛，似乎殊勝得多，然釋尊敷坐，入三昧，又出三昧，與釋尊平常的生活相合。然後放光、動地，現種種神通。
○那時的釋尊，「於大千國土中，其德特尊」
。天臺家稱之為「勝應身」、「尊特身」。一佛所化的國土，是一三千大千世界。於大千界中其德特尊，是以娑婆世界的釋迦佛（化三千國土）為本的。所以使大千國土一切眾生見到的，還是釋尊的「常身」──佛教界共傳的，三十二相、丈光相的丈六金身。
◎神通所示現的，無論是怎樣的難以思議，終究不離釋迦的常身。
（三）、小結：依於現證，佛是不可思議的；世俗施設，佛還是現實人間的
《般若經》重於現證，佛是寂滅、無相而不可思議的；然從世俗施設說，還是現實人間的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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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233-234：「依原始結集的聖典來說，佛法的心要就是「法」。釋尊自覺自證而解脫的，是法；以悲願方便而為眾生宣說開示的，也稱為「法」。「法」──達磨dharma是眾生的歸依處，是佛引導人類趣向的理想與目標。自覺自證的內容，不是一般所能說明的、思辯的，而要從實行中去體現的。為了化導眾生，不能沒有名字，釋尊就用印度固有的術語──達磨來代表。從釋尊的開示安立來看，「法」是以聖道為中心而顯示出來的。聖道是能證能得的道，主要是八正道，所以說：「正見是法，乃至……正定是法」。八正道為什麼稱為法？法從字根Dhṛ而來，有「持」──任持不失的意義。八正道是一切聖者所必由的，解脫的不二聖道，不變不失，所以稱之為法。依聖道的修習成就，一定能體現甚深的解脫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1］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，大正8，562b5-12：爾時欲、色界諸天子白佛言「世尊！般若波羅蜜甚深，難解難知。」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諸天子！般若波羅蜜甚深，難解難知。以是義故，我欲默然而不說法，作是念：『我所得法，是法中無有得者，無法可得，無所用法可得。』諸法相如是甚深，如虛空甚深故，是法甚深。我甚深故，一切法甚深。不來不去甚深故，一切法甚深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2］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，大正8，558c。


 參閱《雜阿含經》卷32（906經）大正2，226c20-24：「迦葉！有五因緣，令如來法律，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於〔1〕大師所，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；若〔2〕法，若〔3〕學，若〔4〕隨順教，若〔5〕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，恭敬、尊重、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。」


�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，大正8，558c13-17：「須菩提！諸佛依止於法，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法。法者，則是般若波羅蜜，諸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出生諸佛故。」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12（296經）大正2，84b14-26：「云何為因緣法？謂此有故彼有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云何緣生法？謂無明、行……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、法界，彼如來自所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，開示、顯發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緣生有老死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、法界，彼如來自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、開示、顯發，謂緣生故有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此等諸法，法住，法定，法如，法爾，法不離如，法不異如，審諦、真、實、不顛倒。如是隨順緣起，是名緣生法，謂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病死憂悲惱苦，是名緣生法。」；另參閱《相應部》～S. 12. 20. Paccaya.


《雜阿含經》卷12（299經）大正2，85b24-29：佛告比丘：「緣起法者，非我所作，亦非餘人作，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，法界常住。彼如來自覺此法，成等正覺，為諸眾生分別、演說、開發、顯示：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；另參閱《相應部》～S. 12. 1-2. Desanā.


《雜阿含經》卷30（854經）大正2，217c8-14：「夫生者有死，何足為奇！如來出世及不出世，法性常住。彼如來自知成等正覺，顯現，演說，分別，開示，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起，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緣生有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苦陰集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苦陰滅。」；另參閱《相應部》～S. 55. 10. Giñjakāvasatha.


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，p.1：「本來，法是『非佛作亦非餘人作』的；本來如此而被稱為『法性法爾』的；有本然性、安定性、普遍性，而被稱為『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』的。」


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2，大正8，378c1-2：「一切法本性爾，非佛作、非聲聞辟支佛作、亦非餘人作，一切法無作者故。」


《雜阿含經》卷12（299經）大正2，85b24-29：佛告比丘：「緣起法者，非我所作，亦非餘人作，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，法界常住。彼如來自覺此法，成等正覺，為諸眾生分別、演說、開發、顯示：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；另參閱《相應部》～S. 12. 1-2. Desanā.


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2，大正8，378c1-2：「一切法本性爾，非佛作、非聲聞辟支佛作、亦非餘人作，一切法無作者故。」 


� 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6：「實相〔般若〕，在論理的說明上，是般若所證的，所以每被想像為「所」邊。同時，在定慧的修持上，即心離執而契入，所以每被倒執為「能」邊。其實，不落能所，更有什麼「所證」與「真心」可說！」


�「如、法性、實際」的解釋，請參閱《大智度論》卷32，大正25，297b24-c24。


 《鳩摩羅什法師大義》卷中，大正45，136 a4-15：「諸法相隨時為名，若如實得諸法性相者，一切義論所不能破，名為如。如其法相非心力所作也，諸菩薩利根者，推求諸法如相，何故如是寂滅之相，不可取，不可捨，即知諸法如相性自爾故。如地堅性，水濕性，火熱性，風動性，火炎上為事，水流下為事，風傍行為事。如是諸法性，性自爾，是名法性也。更不求勝事，爾時心定，盡其邊極，是名真際。是故其本是一義，名為三如，道法是一，分別上、中、下，故名為三乘；初為如，中為法性，後為真際。真際為上，法性為中，如為下。隨觀力故，而有差別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3］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第三分）卷479，大正7，430c。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4］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第二分）卷402，大正7，8c。


�「大品本」即是鳩摩羅什所譯的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
如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93：「姚秦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所譯的。1.是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；2.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俗稱「大品」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5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，大正8，219c。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，大正8，3b。《光讚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，大正8，150a。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6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0，大正8，294c。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卷8，大正8，55a。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初分）卷135，大正5，736c-737a。又（二分）卷431，大正7，168a-b。又（三分）卷504，大正7，567b-c。


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0，大正8，294c10-16：「般若波羅蜜義者：不應以二相觀，不應以不二相觀，非有相非無相，不入不出，不增不損，不垢不淨，不生不滅，不取不捨，不住非不住，非實非虛，非合非散，非著非不著，非因非不因，非法非不法，非如非不如，非實際非不實際。」


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初分》卷135，大正5，736c24-737a2：「憍尸迦！所言般若波羅蜜多義趣者，謂此般若波羅蜜多非二非不二、非有相非無相、非入非出、非增非減、非染非淨、非生非滅、非取非捨、非執非不執、非住非不住、非實非不實、非相應非不相應、非和合非不和合、非因緣非非因緣、非法非非法、非真如非非真如、非實際非非實際。如是義趣有無量門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7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1，大正8，371c。


 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〈方便品〉卷21，大正8，371c6- 372a2：「須菩提言：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略、廣相？佛言：知色如相，知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乃至知一切種智如相，如是能知一切法略、廣相。…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知諸法實際時，知一切法略、廣相。…。須菩提！若菩薩摩訶薩知諸法法性，是菩薩能知一切法略、廣相。…若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不合不散。須菩提言：世尊！何等法不合不散？佛言：色不合不散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不合不散，乃至一切種智不合不散；有為性、無為性不合不散。何以故？是諸法自性無，云何有合有散？若法自性無，是為非法，非法不合不散。如是，應當知一切法略、廣相。」


 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初分》〈多問不二品第六十一之七〜九〉卷357-359，大正6，836c19-848a27：「具壽善現復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如實了知略廣之相？佛言：善現！若菩薩摩訶薩如實了知色真如相。…。復次善現！若菩薩摩訶薩如實了知色實際相。…。復次善現！若菩薩摩訶薩如實了知色法界相。…。善現！若菩薩摩訶薩如實了知一切法不合不散，是菩薩摩訶薩如是當知一切法略廣相。…。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如是了知，則能了知略廣之相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8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1，大正8，376b。


 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初分》〈多問不二品〉卷363，大正6，872b27-29：「復次，善現！於此般若波羅蜜多，包含真如、實際、法界，故名般若波羅蜜多」。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9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4，大正8，397b。


 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初分》〈分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之四〉卷382，大正6，977b22-25：「善現！諸法實性即是法界、真如、實際，如是法界、真如、實際皆不可轉、不可越故。所以者何？如是法界、真如、實際，皆無自性而可轉越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0，注10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9，大正8，358b。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4，大正8，101b。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初分）卷341，大正6，752a。


�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第二分》〈三慧品〉卷463，大正7，338b24-26：「復次，善現！此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包含真如、法界、法性廣說乃至不思議界，故名般若波羅蜜多」。


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第三分》〈三慧品〉卷526，大正7，696a25-28：「復次，善現！由此般若波羅蜜多，攝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廣說乃至不思議界，依此義故名為般若波羅蜜多」。


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第二分》〈同性品〉卷456，大正7，301b17-20：「以一切法皆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平等性、離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實際、虛空界、不思議界，此中一切皆無差別」。


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第三分》〈學時品〉卷520，大正7，665a5-6：「以一切法皆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廣說乃至不思議界，此中一切皆無差別」。


除此之外「唐譯二分本」與「三分本」多處有十二名的合集，如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第二分》〈歡喜品〉卷402，大正7，8c6-9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第三分》〈善現品〉卷491，大正7，497b27-c1。


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0，大正8，292a6-10：「世尊！佛般泥洹後，舍利得供養，皆般若波羅蜜力；禪波羅蜜乃至檀波羅蜜，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一切智，法相、法住、法位、法性、實際，不可思議性，一切種智，是諸功德力。」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1，大正8，300a22-27。


� 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144-145：「空、無相、無願、無（[造]）作、無起、無生、無滅、寂靜、無染、涅槃、離、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實際等。…這種種異名，可分為三類：一、無生、無滅、無染、寂滅、離、涅槃：《阿含經》以來，就是表示涅槃（果）的。二、空、無相、無願，是三解脫門。「出世空性」與「無相界」，《阿含經》已用來表示涅槃。三解脫是行門，依此而得（解脫）涅槃，也就依此來表示涅槃。三、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實際：實際是大乘特有的；真如等在《阿含經》中，是表示緣起與四諦理的。到「中本般若」，真如等作為般若體悟的甚深義。這三類──果，行，理境，所有的種種名字，都是表示甚深涅槃的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1］1.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第二分）卷460，大正7，327a。2.卷462，大正7，336b。3.卷463，大正7，340b。4.卷473，大正7，394b。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2］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第五分）卷556，大正7，866c。


�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94：「《般若經》等著眼於佛弟子的修行，所說的甚深義，是言說思惟所不及的。這是以佛及阿羅漢的自證為準量的，如《大般若經》一再的說：「以法住性為定量故」；「諸法法性而為定量」；「皆以真如為定量故」；「但以實際為量故」；量（pramāṇa）是正確的知見，可為知見準量的。與《般若經》同源異流的，有關文殊菩薩的教典，也一再說：「皆依勝義」；「但說法界」；「依於解脫」。這是大乘深義的特質所在，惟有般若──聞慧（音響忍）、思與修慧（柔順忍）、修與現觀慧（無生法忍）所能趣入。由此可見般若波羅蜜在菩薩道中的重要性，對經中所說：「一切法不可得」；「一切法本性空」；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；「一切法本清淨」（淨是空的異名）；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，也可以理會，這都是「無所得為方便」的般若──菩薩慧與佛慧（「佛之知見」）的境地。」


�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，大正8，543b28-c4：「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呪，般若波羅蜜是無上呪，般若波羅蜜是無等等呪。何以故？憍尸迦！過去諸佛，因是明呪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未來諸佛，亦因是呪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今十方現在諸佛，亦因是呪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
�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第五分》卷564，大正7，912a1-b8：「時天帝釋便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最為甚深難見難覺，畢竟離故。非少善根諸有情類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、聽聞、受持、讀誦。爾時佛告天帝釋言：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憍尸迦！假使於此贍部洲中，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業道如是福聚。於能書寫、聽聞、受持、讀誦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所獲功德，百分不及一、千分不及一、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。…苾芻！當知是諸菩薩如是學時，一切如來及諸菩薩諸天龍等常隨守護，由此因緣世間危厄身心憂苦皆不侵害，所有疾病亦復不起。苾芻當知！是諸菩薩獲如是等現法勝利，後世功德無量無邊」。又參閱《放光般若經》卷6，大正8，45b15-1。


另參考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642-643。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3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3，大正8，390b。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初分）卷378，大正6，952a。又（第二分）卷467，大正7，365a。又（第三分）卷529，大正7，717b。


另參考《大智度論》卷28，大正25，268a2-b4。


� 參考《大智度論》卷5，大正25，95c9- 96b29。


另參考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一冊》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.106-107：「佛法中是以什麼為寶藏呢？陀羅尼，即『總持』之義，共有四種：一、法陀羅尼，即文字陀羅尼。……第二是義陀羅尼，即能夠了解通達義理，並且予以相互貫通。……第三是咒陀羅尼。……第四是勝義陀羅尼，這是與證悟真理有關的。證悟勝義諦，於一切法得通達，才是最上的陀羅尼。」


印順導師《華雨香雲》，p.176：「二  陀螺與陀羅尼陀螺為兒童玩物，圓形，或圓柱形，中貫以軸心。旋之，抽之，或以帶而旁擊之，旋轉不已，能保持力之均衡而不致傾倒。唐譯《大毘婆沙論》（卷七）云：「如舞獨樂，緩見來去，急則不見」。涼譯（卷三）則作：「猶如小兒舞於獨樂，旋速則見如住，旋遲則見來去」。獨樂，顯見為陀螺之異譯；從可知陀螺乃來自印度者。陀羅，梵語，應為dhara，譯意為「持」。軸心能保持力之均衡而不失墜，乃名為陀羅耳。佛法之核心為法（dharma），大乘之不共為陀羅尼（dhāraṇī）（智度論），並以Dhṛ字根而成。大乘之所以特重陀羅尼者，以即萬化而深入無二之法性（不變之真性，合於持義，此猶為大小共通之「法」義），又即萬化之紛紜，得其中心而攝持無遺（此乃大乘特質）。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」。攝持萬化於一極，為大乘特有之傾向，亦即陀羅尼獨到之本義。末流偏於咒語，非其本也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4］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第三分）卷515，大正7，634b，與「大品本」同。但「二分本」卷449，大正7，268b，「初分本」卷327，大正6，677a-b，作「海印陀羅尼」、「蓮華眾藏陀羅尼」等。「蓮華眾藏陀羅尼」等，出《大集經》〈陀羅尼自在王品〉與〈寶女品〉。


  另參考《大智度論》卷5，大正25，96a5-b28：「聞持陀羅尼、分別知陀羅尼、入音聲陀羅尼……寂滅陀羅尼、無邊旋陀羅尼、隨地觀陀羅尼、威德陀羅尼、華嚴陀羅尼、音淨陀羅尼、虛空藏陀羅尼、海藏陀羅尼、分別諸法地陀羅尼、明諸法義陀羅尼。如是等略說五百陀羅尼門，若廣說則無量。」


 《大智度論》卷28，大正25，268a2-b4。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5］1.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5，大正8，402a。2. 卷22，大正8，379c。3.卷20，大正8，364a。4.卷5，大正8，256b。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6］《大智度論》卷48，大正25，408b。


�《四分律》卷11，大正22，639a7-8。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7］《大智度論》卷48，大正25，408b、409a。


�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，p.39-40：「大乘經中本來傳說一種四十二字母的文字，第一是阿字，最後是荼字，與摩多體文的雅語不同。《華嚴經‧入法界品》說：達羅毘荼（南印的非雅利安人）的彌伽醫師，傳授此種文字。《般若經》的〈摩訶衍品〉，《大集經》的〈陀羅尼自在王品〉，都說到這種字母。這是東方系的佛教，向南發展後所用的南方流行語。上面說到億耳細聲誦的阿槃地語，應該就是此種語。傳說摩訶迦旃延到摩訶刺陀──阿槃地以南，開創多聞分別部。摩訶迦旃延的蜫勒論，即大眾系所用的，龍樹還說他盛行南天竺。分別說系中的曇無德部，也是發展到阿槃提──即阿波蘭多迦的。曇無德部的《四分律》（卷11）說：「字義者，二人共誦，不前不後，阿羅波遮那」。阿羅波遮那，即四十二字的前五字。這可見分別說系發展在南方大陸的，也採用這種語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8］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76，大正10，418c。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19］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6，大正9，693b。


�《四分律》卷11，大正22，639a。


� 惠敏法師、齎因法師《梵語初階》，p.15：「喉音、顎音、反舌音、齒音、唇音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307：「『般若』、『華嚴』之字門陀羅尼，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據。大眾部「苦言能助」，開音聲佛事之始。至字門陀羅尼，則藉字母之含義，聞聲思義，因之悟入一切法之實相。如「阿」字是「無」義，「不」義，聞唱阿字，即悟入一切法本不生性；此深受婆羅門聲常住論之影響也。其初，猶以此聞聲顧義為悟入實相之方便，繼則以文字為真常之顯現，以之表示佛德及真常之法性矣。以此，昔之密咒，用以為「息災」、「調伏」、「增益」，後則以密咒為成佛之妙方便。「阿字本不生」，固為其重要理論之一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20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4，大正8，396b。


�［原書p.751，注21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，大正8，256b。


 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，大正8，256b16-28：「若聞、若受，若誦、若讀、若持，若為他說，如是知，當得二十功德。何等二十？（1）得強識念，（2）得慚愧，（3）得堅固心，（4）得經旨趣，（5）得智慧，（6）得樂說無礙，（7）易得諸餘陀羅尼門，（8）得無疑悔心，（9）得聞善不喜、聞惡不怒，（10）得不高不下住心無增減，（11）得善巧知眾生語，（12）得巧分別五眾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緣、四緣、四諦，（13）得巧分別眾生諸根利鈍，（14）得巧知他心，（15）得巧分別日月歲節，（16）得巧分別天耳通，（17）得巧分別宿命通，（18）得巧分別生死通，（19）得能巧說是處非處，（20）得巧知往來坐起等身威儀。須菩提！是陀羅尼門、字門、阿字門等，是名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22］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，大正8，576c、579b。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23］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，大正8，578b。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24］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，大正8，552c。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25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2，大正8，310a。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26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3，大正8，385c：「若法自性無，是為無所有。何以故？無憶故是為念佛。」


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3，大正8，385c5-6。


�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 25-26：「『初期大乘』經所說的如來身，深受大眾部的影響。但起初，注意到人間成佛，涅槃的事實，所以多數大乘經，說如來壽命多少劫，然後入涅槃，沒有說『壽量無邊際』。大眾部系的如來觀，在大乘經中，通過了甚深法性的體現。…佛沒有色像，為眾生而現色像，色相莊嚴是示現的，不可以色、聲等相去擬想如來。這是『法身無色』說，從『真空觀』來，是上座部（說一切有部等）色相非佛，功德、法性為法身的大乘化。」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27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3，大正8，385b-c。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28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，大正8，257c。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29］莊嚴菩提樹，如《佛本行集經》卷27，大正3，777b-779a；《普曜經》卷5，大正3，515a-516c。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30］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，大正8，425c。


�［原書p.752，注31］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，大正8，537a。


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，大正8，217c23-218a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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